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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杨 旭 辉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尤侗的文学创作，在清初文坛上独树一帜。“道达性情”是尤侗文学理论主张的核心，也是他诗
文词乃至戏剧创作的主旋律，而这一理论主张在其骈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集中，更淋漓尽致。其性情之独运，

与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局相关，也与他独特的个性和突出的才情相关。尤侗的骈文多遇物成赋、含情畅怀之

作，往往在精切的体物和流丽的文辞之中，熔铸其内心深沉婉曲的情蕴，具有很强的美感，在当时和后代影

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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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1618—1704）是清初文坛为数不多的文

学全才，在诗歌、古文、骈文、词、戏剧诸方面均

有建树，一生著述丰富，“著书之多，同时毛奇龄

外，甚罕其匹”［1］卷三，并以其全面而杰出的文学才

能、性情和成就，崛起于当世，被时人誉为“真才

子”、“老名士”。其文学创作，在清初文坛上可谓

独树一帜。“道达性情”是尤侗文学理论主张的核

心，也是他诗文词乃至戏剧创作的主旋律①，而这

一理论主张在其骈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集中，更

为淋漓尽致。

一、尤侗“性情独运”的文学观及其在
创作中的表现

有明以来，文坛复古主义风潮盛行，各家流

派之间围绕着宗唐、宗宋的争论久久不歇，直到尤

侗生活的时代，文坛、诗界“忽祧唐祢宋，分而为

二，隐若敌国，然聚讼纷纷，莫辨歧路矣”［2］卷十三。

对于这种无谓的争执，尤侗没有身陷其中，依然

保持着自我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若诗文创作

被限于谋一时或一地的风尚、作派，势必导致文

学创作的衰敝。在批判明代以来延续已久的复古

论调的同时，尤侗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以性情为根

本，以存真为务的理论主张，他在《吴虞升诗序》

中有谓：

今之说诗者，古风必曰汉魏，近体必曰

盛唐。以愚论之，与其为似汉魏，宁为真六

朝；与其为似盛唐，宁为真中晚，且宁为真

宋元。⋯⋯欲其眉似尧，瞳似舜，乳似文王，

项似皋陶，肩似子产，古则古矣，于我何有

哉？⋯⋯诗无古今，惟真尔。有真性情然后

①尤侗曾在《西堂乐府自序》中明言，自己所创作的每一个戏剧作品，都是“有深意在秦筝赵瑟之外”。王士禄在题尤侗的《读离骚》

一剧时就有评曰：“今读其词，磊块骚屑，如蜀鸟啼春，峡猿叫夜；有孤臣嫠妇，问面拊心；逐客羁人，聆而陨涕者焉。至于推排烦懑，

涤荡牢愁，达识旷抱，又有出于左徒之上者。”关于尤侗的戏剧创作及其抒情特质的研究，薛若邻先生的《尤侗论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年版）论述备矣，本文暂不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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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

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

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

尤侗所追求的“自成本朝之诗”、“自成本人

之诗”境界，正是诗文创作唯真是务的必然结

果，故而他在此序最后疾呼：“性情独运，妙句

自来。”［3］卷三

在尤侗的一生中，所作序跋、题词尤多，藉

此他集中地表达出自己的文学思想，其间出现频

率最高的关键词正是“性情”二字。如《曹培德诗

序》中有谓：“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

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无性情而矜风

格，是鸷集翰苑也；无性情而炫华采，是雉窜文

囿也；无性情而夸声调，亦鸦噪词坛而已。”［3］卷三

到了晚年，尤侗更简洁明了地打出了“我用我法，

我获我心”［2］卷三的旗号。

基于这种“性情独运”的文学理论主张，尤侗

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多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质。

他的诗歌多以质朴真挚的笔调抒情其困顿失意的

人生经历，王士禛在《西堂全集序》中评其诗有

云：“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

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4］卷一此正是“我用我法，

我获我心”［2］卷三理论主张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所

作的《生日偶成用星字韵》一诗，笔蘸酸辛之泪，

写尽了早年屡困场屋的无限喟叹：“天上疑生措

大星，空囊秃笔写穷铭。十年不遇应头白，四海

无交谁眼青？”［3］而之后飘蓬徙倚的羁旅苦况，

亦时见于尤侗的诗集之中：“举笔将歌《今昔行》，

才从驴背卸行囊。垂垂四野风霾暗，落落三家烟

火荒。衣上白沙浓似雪，垆头黄酒薄如汤。人生

何必遭迁谪，即此浔阳与夜郎。”［3］《除夕书怀》这种漂

泊无依的凄惶感，在其《于京集》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若《秋意十首限韵》诸篇［3］卷二则堪称其典范。

而尤侗在文学理论上对词体的推尊，也是就

诗、词、文、曲诸体在抒情特质这一美学层面的

通融相摄的阐述来实现的，这便是他在为常州词

人董元恺《苍梧词》、无锡词人张夏《袖拂词》作

序时所说：“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乐者，情之

至也。莫哀于湘累《九歌》、《天问》，江潭之放为

之也；莫乐于蒙庄《逍遥》、《秋水》，濠上之游为

之也。推而龙门之史，茂陵之赋，青莲、浣花之

诗，右军、长史之书，虎头、龙眠之画，无不由哀

乐而出者，何况于词？每念李后主‘小楼昨夜又

东风’，辄欲以眼泪洗面。及咏美成‘低鬟蝉影动

私语，口脂香’，则泪痕犹在，笑靥自开矣。词之

能感人如此。”［3］卷三纵观尤西堂《百末词》中的作

品，“自然生新，情文颇能互称，秾丽处时有感慨，

哀怨中不失流宕”［5］37。其佳作如《沁园春·和阮

亭偶兴》中“无可奈何，旧事南柯，新恨东流”写

尽了尤侗在遭遇怀才不遇之冷落后的凄寒心境，

其中更寓含了他对宦海、人生、世态的深切理解，

写得清壮顿挫，感人肺腑。总之，尤侗在文学创

作上兼擅各体，而独运于其中的都是他的真性情，

这在其骈文创作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

二、时代变局中尤侗骈文创作的情感内
蕴

《西堂杂俎》是尤侗的文集，其骈文作品主要

收录其中。尤侗的这些骈文作品，亦如其他文体

创作一样，全面地展现了作家一生的心路历程。

尤其在明清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风云背景下，作

家不但要面临人生出处的痛苦抉择，更需要对自

我人生乃至整个社会进行种种深刻的反思，这些

皆成尤侗骈文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取向。在用骈文

抒写其内心世界的时候，尤侗既有深沉凝重的笔

调，也不乏揶揄嘲讽或是自我解嘲的姿态。

在其骈体赋《苏台览古赋》中，则可以清晰地

品味出其骈偶文字的深沉厚重。文中通过吴王姑

苏台今昔盛衰境况的对比，寄寓了无限的兴亡之

感。面对眼前的荒败颓垣，作者遥想吴王阖闾筑

建姑苏台时的情景，并进而深思盛衰逆转的历史

教训，其文有曰：

向者经始九仞，落成五年。危峰冠日，

杰阁参天。埒重璧于京周，等黄金于幽燕。

倚西山为屏障，潴太湖为池泉。翠盖霓旌集

其下，鸾箫蛟瑟鸣其巅。继以夫差好游，西

施善舞。酒城既开，花洲爰处。画屟翩跚，锦
帆容与。猎翠长林，采香极浦。朝醉红浆，夜

歌白纻。登斯台也！鲜不目空晋宋，胸吞齐
鲁，剑击西秦，鞭棰南楚。披大王之雄风，行

美人之神雨。百官献万寿之觞，三军挞四征

之鼓。胡为乎越来一炬，遂成焦土？台上何

有？有鸟栖矣！台下何有？有鹿走矣！鹤市

已墟，鹧鸪飞矣！鸡陂已荒，狐兔薮矣！馆

娃之山，丛枳棘矣！香水之溪，飘芦荻矣！

迄今几千百年，漠然徒见，山空而水寒；斜

阳古道，败址颓垣。绮罗散兮野草萎，箫管

歇兮秋风酸。君王没兮玉床冷，宫嫔去兮香

“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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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残。惟有樵夫牧竖，踯躅而歌其间。歌曰：

梧宫秋，吴王愁。火姑苏兮沼长洲。柏梁兮

废垅，铜雀兮哀丘。谅古今兮同尽，独感慨

兮何来！［3］卷一

文中寥寥数笔，以虚笔写“向者”姑苏台之繁

华境况，“危峰冠日，杰阁参天”以状建筑之崔嵬

壮美，以“画屟翩跚，锦帆容与；猎翠长林，采香

极浦”极写吴王宫中笙箫歌吹的喧阗，这些典故

无不引人遐想。随后，作者笔锋陡转，连续设问，

自问自答，再加上排复的句式，道尽了今日姑苏

台已然“丛枳棘”、“飘芦荻”，沦为“狐兔薮”的颓

败荒寂和满目苍凉。面对眼前“斜阳古道”、“山

空水寒”的凄恻之境，在今昔对比中，作者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胡为乎越来一炬，遂成焦土？”

作者虽未作答，但一语之中却蕴含了无尽的历史

沧桑和喟叹。其文辞虽华美瑰伟，然绝非一般的

寻章摘句，唯靡丽是求的浮美之作可比。

这里需要说明，时人也曾指出尤侗骈文存在

“稍杂”之病。此病虽不见《苏台览古》这样的作

品，但尤侗入清出仕时所作的一些应酬文章以及

诸如《璿玑玉衡赋》《长白山赋》《帝京元夕赋》《西

洋贡狮子赋》之类为清廷歌功颂德的骈偶文字，

或皆不免此弊。如：他在永平推官任上，为祝贺

满洲权贵、礼部侍郎佟代弄璋之喜而作的《贺佟

少宰生子帐词》，其中不乏虚饰逢迎之语，如“降

麒麟于天上，公子之祥；筮凤凰于国中，大夫之

兆。芝兰玉树，必使种于阶庭；弓冶箕裘，用能

高其门户。⋯⋯乍听其声，便知英物；试观骨相，

当号兴宗。”［3］卷七尤侗曾说过：“凡人著书立说，

只当求慊于己，不必迎合于人。作者不能有美而

无瑕，评不能有褒而无贬语云。”［3］卷三很显然，《贺

佟少宰生子帐词》一类作品，已与其“求慊于己，

不必迎合于人”的创作原则相悖，此殆为西堂老

人本欲删繁汰杂而未及者乎？但我们观其文，察

其心，还是可以感受到尤侗在面对自己作品缺陷

时的真诚。时代难免造成作者的某种局限，但他

对“只当求慊于己，不必迎合于人”这一创作原则

的基本坚守当毋庸怀疑，也不必苛求。

对于尤侗在骈文创作上的这种“杂芜”之弊，

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将其归咎为仕清的经

历，其中有谓：“西堂人品，余素薄之。其初注名

社籍，驰骛声气，全不为根柢之学。及鼎革时，叫

嚣诅骂，一以俳谐鄙芜之词，寓其假饰忠孝之义，

迹其所著，似非怀沙抱石，即披发入山矣。未几

而列仕籍，膺征车，终以‘真才子’、‘老名士’之

煌煌天语，炫耀邻里。立身若是，无怪其文章之

浮薄也。”［6］第1册对于尤侗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出处

问题，薛若邻先生的《尤侗论稿》论之甚详，兹不

赘述。［7］5-32在此，笔者只想通过其骈文作品，来

展现尤侗历经易代的痛苦和迷茫以及仕清后宦海

沉浮的艰辛苦涩。尤侗论文主性情，所谓：“文生

于情，情生于境”［3］卷三也。所以，他的许多骈文作

品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作家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处

境、心境的重要文本依据。

崇祯十七年（1644），尤侗的父亲尤瀹在苏

州滚绣坊修葺了亦园，27岁的尤侗应父命撰写了

《亦园赋》，赋作以清丽雅致的骈偶文辞摹状了小

园的胜景，行文至末，尤侗有云：“当此之时，虽

沁水在左，辋川在右，吾犹以为小也。若夫百年

之后，则此园之为桑田乎、沧海乎？又非主人得

而保也！”颇为巧合的是，此篇骈赋写完不久，就

传来了北都亡陷的消息，对于这段往事，尤侗深

有感慨，后来在文尾加上一段《自识》曰：“予作

赋时在甲申之春，初不觉末语为谶也。亡何，北

都之变闻矣。其明年，大兵渡江，予仓皇出奔，此

园遂废为牧马地。归来台榭欹倾，池零塘落，惟

有荻花叶摇荡秋风耳。每咏李后主‘雕栏玉砌’之

词，与《芜城》一操同增悲涕。因作《后亦园赋》，

其首云：‘麦秀渐渐，禾黍油油。吴宫衰草，汉苑

荒丘，吟讽数过，哽咽不成声，辄投笔而罢。嗟

乎！结绮歌残，望仙舞歇。变迁之后，山川陵阙，

半化烟烬。况一丘一壑哉！人生如梦，阅此惘

然。’”［3］卷一仅观这段文字本身以及尤西堂识语中

所援引《后亦园赋》起首的这段骈偶文字，就足

以感摄读者之心魄。惜乎笔者寡陋，未见《后亦

园赋》之全文，但西堂在国变前后确实在骈文作

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悲慨之情，其文辞之雄肆，情

感之激越，置于清初骈文诸大家之列，亦无逊色。

乙酉（1645年）六月六日，尤侗为好友汤传楹（字

卿谋）的忌辰而作《反招魂》，时值大清兵南逼江

南，身临其境的尤侗饱含着强烈的乡关之思和亡

国之痛，写下了这篇充满着乱离之感的骚体赋，

其中对清兵在江南的洗劫残暴所作的详尽描写和

揭露，马积高先生在其《赋史》中认为：“明清之

际的野史如《扬州十日记》之类，具体记载清军暴

行者颇多，在诗赋中，则就我所见，以此赋的描

写最为具体。”［8］579此文开端、结尾的数语便尽述

“山川陵阙，半化烟烬”的实情以及作者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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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江南”情思。原本富庶的江南，现在俨然成

为贺兰、鸭绿、雁门这样的边塞关隘，满眼望去，

“白骨赫然横”；侧耳倾听，尽是“晓角哀风暮笳

鸣”；脑海中时时浮现的则是孤魂“游旷野”，这

完全是作者在国变战乱之中，用心感受、用文字

传达出的悲怆之音。

然而，在入清之后的出处上，尤侗并没有像

遗民志士那样坚拒不仕，而是在顺治、康熙时期

二度出仕。正是这段经历引发了诸多争论，但是

尤侗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失节的行为，在乙酉鼎

革之际他就曾这样说过：“国破家亡，主辱臣死，

此卿大夫之责，非庶民、妇女之事也。”［9］卷三在明

亡以前，年仅24岁的尤侗就对自己的处境和生存

状态有一个基本的审视和认识，即他从未把自己

归入卿大夫之列，始终视之为一介贫寒之士而已。

盖出于这样的认识和观念，尤侗并没有过多地拘

泥于出处的“气节”问题。顺治三年（1646），他参

加了南京的乡试，但仅得中副榜。在应试不第的

打击下，尤侗又读到了当时江南士子间普遍流传

的一首讽刺士人纷纷仕清的诗作，其诗曰：“圣朝

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

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

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10］卷三

江南地区的舆情将尤侗这样参加清廷科举考试者

讥讽为“改节”之士，尤侗饱含激愤，作《西山移

文》，撰文反讥那些“外谈高尚，中热浮名”者。此

文的构思、立意，乃至遣辞，多化自南朝文人孔

稚珪的《北山移文》。通篇骈偶，字挟风霜，文章

在开篇处就明确指出：“昔伯夷、叔齐，耻食周粟，

气塞孟津，风鸣孤竹。开义士之先声，建名山之

高躅。未可依样以效颦，岂容借题而翻局！”一

方面，他对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孤高品节

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夷、齐之

为，“未可依样以效颦”，应该视具体情况而论，

对于眼下仕清的文人也应区别对待，绝不能若那

些讽刺者“借题而翻局”。整篇文章中，尤侗非常

坦诚地勾勒出自己在国变前后的心路历程：

当其羽檄晨驰，铁骑夜渡，微服潜行，

挈家疾去，弃青衫其如遗，乞黄冠而归故，

誓发肤之不伤，戟须眉而余怒，高角巾之巍

峨，飘长袖之轩翥。姓氏已更，卜医别寓，多

混迹于头陀，常寄生于农圃。家封介子之山，

人祭天横之墓。骂冯道为老奴，嗤许衡为穷

措。叱咤则正气再歌，唏嘘则禾黍重赋。箧

藏久久之文，空书咄咄之句。斗酒相劳，《离

骚》自注。卜邻则龙、比同居，求友则随、光

相遇。蓬头历齿，居然王霸之儿；椎髻布裙，

宛若梁鸿之妪。亡何，烽烟少息，乡井多归。

子啼麦饭，妻泣牛衣。渐过城市，试谒官司，

口虽言而赧赧，足将进而迟迟。谋食先生之

馔，咏怀高士之诗。挂空名于养疾，托深思

于观时。［3］卷三

其初，清兵攻入苏州，“羽檄晨驰，铁骑夜渡”，

尤侗和家人为躲避战乱，避居于苏州城外的斜塘

祖居，他在《避地斜塘》一诗中有云：“江关鼙鼓压

城闾，水竹村南问卜居。十里镜湖非诏赐，数间草

屋即吾庐。相看雕甲争驰马，自著羊裘学钓鱼。莫

便感怀成野史，闭门且著老农书。”［3］《避地斜塘》此诗

堪作《西山移文》中“微服潜行，挈家疾去，弃青

衫其如遗，乞黄冠而归故”数语的注脚。兵燹之中

切身的颠沛和苦痛，自然极易激发起作家慷慨的

家国之情，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怀疑尤侗此时“誓

发肤之不伤，戟须眉而余怒，高角巾之巍峨，飘

长袖之轩翥”以及“叱咤则正气再歌，唏嘘则禾黍

重赋。箧藏久久之文，空书咄咄之句。斗酒相劳，

《离骚》自注的”种种言行举止是发乎本心的诚挚

表现。但是，随着满洲政权之日渐巩固，江南亦

被清军的铁骑基本平定后，“烽烟少息，乡井多

归”的文士立即会遇到与尤侗一样的尴尬和无奈，

面对“子啼麦饭，妻泣牛衣”的贫困，尤侗最终的

选择是“为贫而仕，屈首以就功名”［3］卷首。这实在

是贫士不得已的艰难选择，用尤侗自己的话来说，

也就是“挂空名于养疾，托深思于观时”而已，但

其内心的苦楚自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无怪乎他

时时要说：“此中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不平之

鸣，其容已乎！”［3］卷首《西山移文》中“渐过城市，

试谒官司，口虽言而赧赧，足将进而迟迟”数语，

则写尽了其内心“邑邑”难遣的纠结与焦灼，此亦

后文所谓“悔一惭之不忍，叹五悲其如丧”也。

出仕之后的尤侗，始终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

就好比是“许由之瓢，以盛鱼肉；严陵之竿，以

钓圭组；太史之简，以颂升平；司农之笏，以朝

新主”。内心也始终处在一种自责的纠结之中，所

以他会在《西山移文》中有这样的愧疚之语：“使

我碧嶂包羞，丹崖受侮。绿竹汗颜，青松塞语。变

驹谷为狐庭，汙鹤帐为鸱宇。”但是面对周围人的

质疑，他又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应和解释，诚挚

地展现自己内心“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并尖锐

“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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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只有那些“身江湖而心魏阙，朝鹤氅而暮

貂禅”、“外谈高尚，中热浮名”者，才是真正应该

被鄙夷的。在《西山移文》的后半部分，尤侗将这

些“外谈高尚，中热浮名”者与伯夷、叔齐明确地

区分开来，其文曰：

左顾箕山，右瞻伊水，莫不起而吊予曰：

夷与齐与？与汝居者，其斯人之徒与？呜

呼！逸民既往，空山无托。谁 面目，遂欺丘

壑。且夷齐之侣，不过兄弟，尔辈所至，呼朋

引类，来如牛马，去如鬼魅；夷齐之歌，不

过数言，尔辈所作，累牍连篇，蝇唱蚓和，传

写田园；夷齐之食，不过薇蕨，尔辈所吞，

酒肴饕餮，既醉既饱，骄人清节。此东陵之

盗魁耳，岂西山之俊物哉？今有七松处士，

五柳先生，渔樵长老，耕凿无营。惩前车之

足诫，信莸臭之宜分。倘有久投尘网，暂步

严扃，戎衣登岭，儒服归林。或有外谈高尚，

中热浮名。子牙垂纶，买臣负薪，皆俗物之

败意，亦竖子之欺人。急悬逐客之令，并勒

绝交之文。于是黄鹤腾烟，玄豹起雾。清风

扫门，白云封户。枝连蜷而难攀，溪潺湲而
不渡。向首阳以问津，如武陵之迷路。

据《庄子·骈拇》：“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

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后因以“东陵”代称盗跖。

尤侗透过那些“外谈高尚，中热浮名”者的表象，

彻底 透其“欺丘壑”的本质，文中“此东陵之盗

魁耳，岂西山之俊物哉”的质疑，岂不与钱谦益

诗中所讽刺的“悠悠名利笑排场，屈指东陵更首

阳”［11］卷二十之现象如出一辙乎！

然而，尤侗在仕清之后的景况并不如意，特

别是他在永平推官任上，因居官严肃，不善阿

谀，“不任迎送”，“人皆怪其傲矣”，而“群小侧

目”。［12］16-17顺治十三年（1656），尤侗终因“坐挞

旗丁”而被罢职。尤侗在晚年曾回忆其这段经历

曰：“曾为小吏，远在穷边。当满汉之杂居，调停

无术；值兵荒之至，救济无方。⋯⋯真心劳而政

拙，宁吏习而民安；三黜空归，一毫无补。”［3］卷六

尤侗在任职永平时期所作的《讨蚤檄》一文，就

以骈体寓言的形式讥刺那些“群小”之辈。与尤

侗同时代的文士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惊呼：

“韬龙虎犬豹于寸马豆人，阵雷火风云于浮眉蜗

角，离奇光怪，洞目骇欢，非东方志怪之书，即

西域化人之技。”［13］卷七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将尤侗

的这一类文字视为戏谑、游戏之作。细读此文，

则西堂在嬉笑怒骂中无不寄寓了深刻而尖锐的

批判之意，堪与朱鹤龄的《诛蚊赋》并举，为清

初骈文作品中的佳制。

三、尤侗骈文创作的特点和艺术成就

通过对尤侗骈文作品的胪举和文史相互印

证，尤侗的骈文成就也约略可知，若剔其敷衍应

酬的浮泛之作，以一种“理解的同情”去研究其人、

其文，我们自不应轻其骈文艺术的成就。下面我

们就结合尤侗的骈文创作来具体理解、剖析周亮

工的评骘之语，以便更好地体会尤侗在清代骈文

史上的独特地位。

首先，文辞华美瑰伟是尤侗骈文作品给人最

为强烈的第一印象，也是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

在清代文学史上，“才子”、“名士”是伴随着

尤侗一生的标签，倘非名高学博、文采斐然，自

难得此殊誉，而其中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

他的八股制艺《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此文通

篇承王实甫《西厢记》“最是那临去秋波一转”而

来，紧扣崔莺莺“情转而通”的微微萌动与秋波脉

脉的“乍离乍合”，语出骈偶，把崔莺莺邂逅张生

之后的离别情思写得细腻绵渺：“最可念者，哄

莺声于花外，半晌方言，而今余音歇矣，乃口不

能传者，目若传之；更可恋者，衬玉趾于残红，

一步渐远，而今香尘灭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

停之。唯见潆潆者波也，脉脉者秋波也，乍离乍

合者，秋波之一转也。吾向未之见也，不意于临

去遇之。”［3］卷七顺治帝读到此文，赏叹不已，连连

誉之为“真才子”，而清代著名学者徐珂也将其视

为“薰香摘艳，文有赋心”［14］第8册的典范。

就尤侗的文学才能和文章写作的技巧而言，

前人颇多肯定之词，清初学者沈雄有曰：“晦庵

（按：当作悔庵）人文压倒一世界”，故作文章“不

用树颠苦思，亦更层次有致，落笔便有隽上殊胜

之想”［15］《词评》卷下。读尤侗的诗文集，满目皆是周

亮工所谓“谢月潘花”这般的文辞，对尤侗斐然的

文采，周亮工更不惜用“睢水漾其绿波”、“莺羽

调其慧舌”这样的语言加以品评。试以其摹状物

态见胜的《鸳鸯赋》为例，通篇中多铺锦列绣式的

描写：“初戢翼于高枝，徐哢吭于清池。戏蒲荷之

翩反，参荇藻之参差。斗雕云之烂缦，蹙锦水之

涟漪。逐斑衣之稚子，伴红裙之鸭兄。”［3］卷一读此，

诚可知其才思敏捷，“遇物成赋”，文藻华美若“谢

月潘花”，殆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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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华美瑰伟是尤侗骈文给人的总体印象，

如若具体到不同的文体和题材，可见其风格的多

样性。对此，王崇简在《西堂杂俎一集序》中说：

“展成以沉博绝丽之才，驰声艺苑，所为操觚满志

者，亦既综西京之尔雅，擅晋魏之蔚然。⋯⋯读

其赋骚以下，所谓漱芳六艺，采遗千载，非山间

之苍崖、霞落、古涧、泉飞乎？读其文、传、序、

记，所谓澄心渺虑，耽思傍讯，非山间之翠潋、云

除、层峦、雨沐乎？读其论、赞、铭、判，所谓踯

躅于意表者，斯山间之风入松、雾迷壑、蟠虬兕

而翔鸾凤鹤者，庶几似之。读其说、问、连珠诸类，

端而曼曲，而直正如平林日上、禽繁山响，诚可

以晖旷远瞩，藻澈遐心矣。”［3］卷首

其次，尤侗所作的骈文，多托物寄兴，以“蕙

兰佩”之笔“援笔为骚”，体现出浓郁的抒情特

质。

在其“性情独运”理论主张的大前提下，尤侗

的骈文创作无不在积极践行着自我情感的抒写。

他的骈文作品中，既有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凄惶无

依的惶恐和苦闷之情的写实，也有对现实社会弊

政的指摘和批判，更多的则是其自我人生际遇的

暗寓表达，从而形成其作品中感慨沉挚、蕴旨遥

深的风格。正如尤侗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音

忼忾以参息兮，气郁悒而低眉；神茕茕其若逝兮，

形茫茫而无依；喟入室而自伤兮，欲出门而无

语。”［3］卷一尤氏这类作品无不将其人生失意寥落

的困惑和悲苦写得真挚而深切动人。这大概也是

尤侗自己之所愿罢。在他的自我陈述中，所谓“含

毫吐墨”、“以耗磨须眉，驱除岁月”的创作状态，

正可以清晰地解释其骈文作品“畅怀发蕴”这一

艺术特点的成因与心理机理。

尤侗的不少长篇辞赋莫不如此，即便是短章

小篇之作，乃至诗文作品的序言，尤侗都能尽情

熔铸自己人生经历的种种情感。尤侗在《西堂铭》

的序言中，自为问答，解释何以自号“西堂”。序文

连续用典，借古人诗文作品中的内蕴以抒发自我

内心的怀抱，文中不乏这样语多沉挚、情愫激宕

的辞句：“昔宋玉悲秋，以西堂为蟋蟀之所鸣；谢

连入梦，以西堂为春草之所生。予今仰对西风而

瑟然来者秋声，俯仰西窗而飘然去者梦魂。⋯⋯

托怨而歌《西洲曲》，为乐而读《西门行》。思公子

兮西园，望美人兮西泠。叹逝陨西州之泪，捧心效

西家之颦。悲别离兮唱《阳关》之西出，感行役兮

写《中牟》之西征。”是以自号曰“西堂”也。在这里，

作者将人生的悲慨、艾怨、伤感、凄楚等复杂的

情绪，借助连续几个“兮”字的顿挫、延展、起伏，

形成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这些文字真实反映了

青年尤侗在历经久困科场、仕途蹭蹬之后的郁闷、

痛苦、无助以及无可奈何之后的自我宽慰。

再次，尤侗的骈体文章，文体多变，常杂以

滑稽谐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立论则定褒贬于

毫端”。

尤侗的骈文创作，其门径颇正，由《离骚》《文

选》而入，然而在《骚》《选》的基础上多有新变。

晚清学者、骈文家朱一新曾说：“西堂熟于《骚》、

《选》，拟《骚》及游戏文独工，虽或有伤大雅，以

之启发初学则可。”［16］卷二尤侗这类带有游戏色彩

的文章，其艺术创获和魅力不应被忽略。

尤侗才情敏捷，《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以

及《读离骚》等流播禁中，使文名早彰；在史馆时

进呈《平蜀赋》，又受康熙帝赏识，所谓“受知两

朝，恩礼始终”［17］卷十八。纵观尤侗一生所作文章，

系为典型的才子文章，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

每一篇出，人所传诵。故而其好友计东在《西堂

杂组二集序》中有如是识语：“尤子展成《西堂杂

俎》初集文，大半滑稽之雄也。然其书奔走海内，

至蒙世祖嗟赏禁中，若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可

谓荣遇矣。”［18］卷二对此，尤侗自己也从不讳言，甚

至还在《今文存稿》自序中颇为得意地说，自己早

年文章创作是“主于纵横阖辟，杂以滑稽，而人

以为诡诞而不驯”［2］卷三。尤侗有三部文集称为《杂

俎》，盛行于世，尝自谓“雕虫之技，悔已难追；

鸡肋之余，弃复可惜”［8］卷首。可见如此取名，大概

也正是其滑稽谐谑、诡诞不驯的作派了。

对于尤侗所作的大量语出谐谑滑稽、常被人

们称为“才子文章”的骈文作品，在其生前身后颇

多争议，延君寿在《老生常谈》中说：“尤西堂文，

恃才而怪，不可法。”［19］1795四库馆臣甚至把尤侗

的这种作风作为反面例证加以批评，《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评价陆次云之《北墅绪言》时曰：“是集

皆所作杂文，而俳谐游戏之篇，居其大半，盖尤侗

《西堂杂俎》之流，世所谓才子之文也。”［20］卷一八二

但是客观地看，尤侗的这类文章，其中不乏佳作，

且无不体现着尤侗深厚广博的学识，甚至尤侗自

己还认为，这类文章“嬉笑怒骂皆髡朔之流风”，

“固无解乎骈枝，或犹贤乎博弈”。［8］卷首如其《一

钱赋》，在文中连续使用整饬的排句，将世人唯钱

是瞻、奉钱为至尊至亲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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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钱至尊，尊之如神；惟钱至亲，亲之如兄；朝

廷爵禄，非钱不登；市井舟车，非钱不行。宾客

交游，非钱不盟；官司讼狱，非钱不赢；美人粉

黛，非钱不呈；鬼神香火，非钱不馨；隐士买山，

非钱不名；文人谀墓，非钱不称。朝而韦布，暮

而金紫。三公五侯，只为钱市。昔如仇寇，今如兄

弟。肝胆吴越，总为钱使；无令公愁，有令公喜。

谁腼面目？唯钱是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人

生百年，与钱终始。美矣至矣，蔑以加矣！”而与

这样的世风人情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尤侗自己的

生活、处世态度：“仆本窭人，一钱不持，留此空

囊，可以背诗，或者橐笔。否则处锥，睹金花之夜

落，玩石苔之晨滋，爱荷叶之的沥，乐荇菜之参

差。古诗云：‘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何必鸡鸣

而起，为利孳孳也哉？’”［3］卷一在纵横捭阖的骈偶

文字和戏谑幽默的风格中，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

的文学才能，更将他戏谑文风的思想性和抒情性

表现得尤为充分。

尤侗是清初极为重要的文学家，他所写的骈

文，被认为是清初足以与陈维崧相抗衡的不二人

选：“陈其年骈体，世以匹悔庵。”［21］卷二其“才既

富赡，复多新警之思”，故所作骈散文章，“体物

言情，精切流丽，读之使人心开目明。每一篇出，

传诵遍人口，贾人辄梓行之，勿能止也”。［16］卷十八

尤侗的骈文多遇物成赋、含情畅怀之作，往往在

精切的体物和流丽的文辞之中，熔铸其内心深沉

婉曲的情蕴。如果说尤侗的戏剧尚有数量较少的

研究和论述，而对他的骈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

研究的空白，本文即以其骈文为中心，着力探讨

尤侗的文学理论主张在创作中的表现，以就正于

方家，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尤侗的骈文，关

注清初文坛的骈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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